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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构筑数字技术创新体系、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具有重要意

义。企业嵌入创新网络是实现突破性创新的重要条件。根据复杂系统理论，以数字动态能力为中介变量，

知识势差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基于对304份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深入分析

了企业创新网络嵌入对突破性创新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验证知识势差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 企业

在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对突破性创新有促进作用；(2) 企业在嵌入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关系

嵌入)实现突破性创新中，数字动态能力发挥中介作用，知识势差具有负向调节作用；(3) 知识势差负向

调节数字动态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对于企业实现突破性创

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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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prises constitute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building China’s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amework and advancing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Enterprise integration into innovation networks is a crucial condition 
for achieving breakthrough innovations. Based on complex systems theory,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with digital dynamic capabilities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and knowledge po-
tential difference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Empirical analysis of 304 survey responses provided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network embedding in breakthrough inno-
vation and further valid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knowledge potential difference. Findings indicate: 
(1) Structural and relational embedding of enterprises within innovation networks promotes break-
through innovation; (2) Digital dynamic capabilit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net-
work embeddedness (structural and relational) and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while knowledge gap 
exerts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3) Knowledge gap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igital dynamic capability between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corporate break-
through innovation. These findings hold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enterprises pursuing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and developing new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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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强化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企业是创新活动的主体，也是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要驱

动力。突破性创新作为一种具备变革特征的创新形式，使各个能力单元形成非线性关系，促使主体创新

能力发生质的改变[1]，从而出现原先所不具备的新特征，实现整体创新能力的层次跃升的过程，成为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达成高水平科技自立的关键途径。因此，企业突破性创新对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全球一体化创新环境的形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战略也从封闭创新转向开放协

同，这一演进趋势催生了数字创新网络，为企业开展突破性创新创造了新机遇。通过有效嵌入数字创新

网络，不仅促成各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催生了以创新孵化与加速为特征的嵌入式创新路径，也实现了

跨领域、跨层次的异质性主体合作，成为提升其突破性创新能力的关键路径[2]。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关系

紧密、利益关联度高的网络系统中，网络成员也可能出现“搭便车”或消极违约等行为，或面临信息过

载问题，增加信息筛选和利用负担[3]。因此，如何在培育新质生产力、强化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

进程中，精准辨识嵌入数字创新网络的具体作用机制与价值，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探究的重要学术议题。 
根据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企业所嵌入的数字创新网络本质上是一个由多元主体通过非线性互动构

成的复杂系统，其内部各主体之间存在着合作、竞争等多种动态交互关系。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入进一步

强化了该系统的非线性、自组织特征[4] [5]。企业在网络中会接触到庞大的数字资源，数字动态能力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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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企业能够敏锐感知、获取并重构生态中的资源，进而促进新旧要素融合与新范式涌现[6]。且系统内不

同主体间存在的“知识势差”——即知识基础与结构的差异性，会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难度与创新成本，

可能制约企业对生态中高势能知识的吸收与利用。综上所述，本文依据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构建以数

字动态能力为中介变量、知识势差为调节变量的研究框架，系统解析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企业突破性创

新的作用路径与边界条件，从而揭示其实现突破性创新的内在机制。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2.1.1. 数字创新网络嵌入 
创新网络的概念由 Freeman 提出[7]，是以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与认知邻近性为基础，由企业、

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及中介机构等多元主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联系构成的开放式协同创新系统。随着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兴起，数据要素的加入突破了传统组织边界[8]，使创新网络的演进逻辑

发生根本变化，促进数字资源在各主体之间共享，成为连接生态系统各主体的核心纽带。数据资源作为

新型生产要素，全面参与并影响主体竞合行为与过程，重塑了数字创新网络的组织格局和多主体竞合行

为[9]。数字创新网络的嵌入关系和复杂关系影响到企业突破性创新的涌现，为了深入探究企业嵌入数字

创新网络的复杂性，本文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10]。结构嵌入描述企业在网络中

的相对地位，常借助中心位、结构洞等概念进行测度。关系嵌入强调企业与网络内其他主体之间的连接

质量和互动关系，主要通过合作频次、合作紧密程度、信任水平等指标来衡量[11]。 

2.1.2. 数字动态能力 
动态能力是企业应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创造、扩展和修改企业资源基础的能力。主要涵盖对

机会和威胁的感知，机会的把握，以及商业模式与更广泛资源结构的革新[12]。数字技术的自生性、可供

性等属性，赋予了动态能力持续调整与更新，使得企业在网络内的行动与其所产生的结果之间，并非简

单的线性对应关系，重塑了企业的行为范式与战略管理逻辑，也对传统的创新模式构成了深层颠覆。数

字动态能力帮助企业敏锐捕捉生态系统中的数据流动与技术趋势，从而有效辨识创新机遇并预警潜在风

险[13]。凭借数字技术的高度连接性，企业得以拓宽认知边界、生成新知识，并在模糊前端快速定义创新

方向[14]，同时监控关键节点以减少试错成本与资源错配[15]。数字动态能力支持企业高效整合内外部数

字资源，推动资源与流程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提升组织敏捷性[16]。 

2.2. 研究假设 

2.2.1. 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 
在结构嵌入方面，处于数字创新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通常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多样化信息、资源和

潜在合作机会。这种核心地位让企业成为信息汇聚与传播的关键节点，更容易吸引其他成员开展合作，

进而引导资源的流向与分配[17]。具体来说，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能够快速捕捉到来自不同领域、不同主

体的前沿知识以及技术动向。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上下游企业建立广泛联系，企业能够率先了解

高校基础研究的推进状况、科研机构的技术突破情况，以及产业链上的市场需求与行业趋势，为企业开

展突破性创新奠定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结构洞指的是数字创新网络中不同群体或主体之间存在的连接

空缺区域。占据结构洞的企业如同处于信息流通的“桥梁”位置，能够将原本互不联系的主体连接起来，

从而获取异质性、非冗余的资源。由于不同主体往往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技术专长，所有位于结构洞

的企业可以接触并整合这些异质性信息，进而对其进行深入挖掘与创造性利用。关系嵌入方面，良好的

关系嵌入意味着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存在高度的信任、互惠和长期合作意愿[18]。在这种关系下，企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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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更深入、准确地获取信息和资源，从而促进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转移和协同创新。通过频繁的

互动和交流，不同主体的知识和技能相互融合，激发新的创新思路[19]，促进突破性创新的产生。同时，

高质量的合作关系和高水平的信任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共享与转移。频

繁而紧密的合作也使企业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与风险，面对突发情况及时调整策略。信任机制则

有助于减少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强合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为突破性创新创造条件。因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1a：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1b：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2.2.2. 数字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推动技术创新快速迭代，技术更新周期日趋缩短[20]。传统动态能力在

资源获取、组织适应等方面明显滞后，难以把握住转瞬即逝的机会窗口[21]。数字动态能力能够敏锐洞察

并把握创新网络中的潜在机会，辨别数字技术变革趋势，增强企业在有限窗口期内响应市场和技术机会

的能力，为实现突破性创新奠定了基础。突破性创新是对现有创新范式的变革，需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式，

摆脱固有模式与路径限制，数字动态能力能够根据不断涌现的新场景，驱动内部知识体系与外部数字资

源的动态整合与协同演化[22]，从而对现有资源组合与业务流程实施深度重构。这种系统性重构推动了创

新范式的深刻变革，依托数据驱动打破路径依赖，实现非连续性的技术跃迁和从“0”到“1”的根本转

变，从而实现突破性创新。此外，数字资源具备自生性、高速增长性与开放性，促使数字动态能力持续

融合数字与非数字资源，通过引入或剥离资源完成“物理式”结构优化[23]，以此激活数据价值、提升知

识转化效率，实现资源间的动态交互实现“化学式”创新，帮助企业借助创新势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最

终驱动突破性创新[24]。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动态能力因子在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2.2.3. 知识势差的调节作用 
“知识势差”这一概念最早 Ryu & Kim 由提出[25]，指知识主体拥有的知识存量而存在的差距[26]。

处于低位势的企业会产生知识需求，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从外界吸收更多的知识，而处于高位势的企业

也具备向低位势企业释放知识的倾向[27]。数字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各主体通过持续的学习

与适应过程，共同推动系统的演化。作为系统内的成员，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其他主体以及整体环境

的深刻影响。由于数字创新网络内各创新主体的技术结构不同，对知识和技术的存量和吸收的能力也不

同[28]，因此会存在知识势差。知识势差直接影响着技术创新的难度与效率。在高知识势差下，一方面企

业需要应对更为陡峭的学习曲线，吸收和应用新知识和技术更为困难，难以有效理解并运用新兴数字技

术，进而限制了其数字动态能力的充分展现。另一方面，过大的知识势差使企业在理解数字创新网络中

的前沿知识资源时面临阻碍，掌握新技术所需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增加[29]，导致学习效率降低，数字动态

能力提升速度减缓，最终对突破性创新产生不利作用。相比之下，较小的知识势差意味着企业与其他主

体间所拥有的知识基础相近、结构相似[30]。企业在嵌入数字创新网络后获取的知识能更好理解并吸收，

有利于企业消除对新知识和技术的不确定性与疑虑，借助数字技术持续强化自身的数字动态能力，进而

有力地推动突破性创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知识势差负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识势差会影响数字动态能力在企业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突破性创新的中

介作用。具体来说，知识势差会减弱企业对数字创新网络中感知并识别机会，进而重构各种资源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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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例的能力，从而削减数字动态能力在突破性创新中的效率。在这一过程中，高知识势差意味着企业与

数字创新网络内其他企业所拥有的知识基础、结构、背景水平差异较大，这容易导致相互合作时在认知、

能力等层面形成较大差异，从而阻碍企业数字动态能力的形成与发挥。因此，知识势差不仅直接调节数

字创新网络嵌入与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关系，而且通过削减数字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产生调节作用。因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知识势差负向调节数字动态能力在创新网络嵌入与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中介效应。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和提出的假设，本研究提出如下理论模型，如图 1。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图 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和数据收集 

本次调研对象主要选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城市中具备突破性创新能力的企业，覆盖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环保等领域，保证样本在行业分布上的代表性与典型性。问卷填写

对象设定为各企业科研团队领导及成员。本次共发放问卷 360 份，经过严格质量筛选，剔除填写不完整、

作答具有明显规律性、存在逻辑矛盾或信息缺失等不符合研究要求的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304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4%。 

3.2. 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效度和信度，本研究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并结合本文研究情境对所使用表进行调整与

完善。除控制变量外，其余变量的每项测量指标均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衡量。 
(1) 解释变量：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借鉴余传鹏等人[31]的研究，设计 4 个题项测量结构嵌入和 6 个

题项测量关系嵌入。 
(2) 被解释变量：突破性创新。参考吴言波等[32]开发的量表，包括 3 个题项。 
(3) 中介变量：数字动态能力。参考 Davison & Ou [33]的研究，设计 5 个题项。 
(4) 调节变量：知识势差。参考石世英等[34]的研究，设计 4 个测量题项。 
(5)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将可能对突破性创新产生影响作为控制变量，如企业行业和企业

规模。 

4. 数据分析及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未旋转时共提取出 5 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对总

体变异的解释量为 19.927%，未超过既定临界值。进一步采用 Amos24.0 进行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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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汇总于表 1。数据分析表明，五因子模型均达到判定标准(χ2/df = 1.760, RMSEA = 0.050, CFI = 0.9967, 
IFI = 0.967, TLI = 0.961)，且优于其他备选模型。单因子模型拟合度指标(χ2/df = 9.237, RMSEA = 0.175, 
CFI = 0.622, IFI = 0.623, TLI = 0.582)明显不符合要求，进一步证明本研究数据没有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问题。 
 

Table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因子 χ2/df RMSEA GFI AGFI CFI IFI TLI 

五因子模型 SE, RE, DDC, KPD, RI 1.760 0.050 0.905 0.880 0.967 0.967 0.961 

四因子模型 SE + RE, DDC, KPD, RI 3.457 0.090 0.791 0.739 0.890 0.891 0.875 

三因子模型 SE + RE + DDC, KPD, RI 5.369 0.120 0.683 0.611 0.802 0.803 0.778 

双因子模型 SE + RE + DDC + KPD, RI 8.180 0.154 0.589 0.499 0.672 0.673 0.635 

单因子模型 SE + RE + DDC + KPD + RI 9.237 0.175 0.565 0.473 0.622 0.623 0.582 

注：SE 为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RE 为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DDC 为数字动态能力，KPD 为知识势差，BI 为突

破性创新。 

4.2. 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通过 Cronbach’s α 系数评估测量题项的内部一致性。该系数大于 0.7 通常被视为信度良好的

标志。根据表 2 可知，所有变量的 α系数均大于 0.7，证实测量题项内部一致性较高。，信度良好。同时

各变量因子载荷值所在区间为[696, 0.874]，表明各变量题项具有较高代表性，且组合信度 CR 值大于 0.8，
平均方差变异 AVE 大于 0.5，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聚敛效度。 

 
Table 2.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results for individual dimension indicators and the total score 
表 2. 各个维度指标与总量表信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维度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AVE CR 

数字创新网络嵌入 

结构嵌入 

SE1 0.774 

0.899 0.5849 0.8493 
SE2 0.772 

SE3 0.760 

SE4 0.753 

关系嵌入 

RE1 0.835 

0.931 0.601 0.900 

RE2 0.834 

RE3 0.793 

RE4 0.774 

RE5 0.706 

RE6 0.696 

数字动态能力 

DDC1 0.781 

0.897 0.582 0.874 

DDC2 0.775 

DDC3 0.771 

DDC4 0.749 

DDC5 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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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突破性创新 

BI1 0.843 

0.813 0.663 0.859 BI2 0.805 

BI3 0.800 

知识势差 

KPD1 0.874 

0.892 0.719 0.911 
KPD2 0.844 

KPD3 0.842 

KPD4 0.831 

4.3. 相关性分析 

借助 SPSS27.0 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皮尔逊系数见表 3。结果显示，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

关系嵌入与突破性创新的简单相关系数分别为 0.417 和 0.383，P 值均小于 0.01；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

关系嵌入与数字动态能力的简单相关系数分别为 0.561 和 0.610，P 值均小于 0.01；数字动态能力与突破

性创新的简单相关系数为 0.368，P 值小于 0.01，初步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Table 3.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for study variables 
表 3. 研究变量皮尔逊相关系数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1. 行业 2.974 0.983 NA       

2. 规模 3.434 1.694 −0.046 NA      

3. 结构嵌入 4.113 1.438 −0.029 0.115* 0.765     

4. 关系嵌入 4.493 1.391 −0.015 0.032 0.666** 0.775    

5. 数字动态能力 4.156 1.451 0.010 0.041 0.561** 0.610** 0.763   

6. 突破性创新 3.907 1.329 −0.061 0.088 0.417** 0.383** 0.368** 0.816  

7. 知识势差 3.743 1.296 0.050 0.040 0.294** 0.292** 0.370** 0.127* 0.848 

注：N = 304，*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对角线数值为 AVE 的平方根，NA 表示不适用。 

4.4. 假设检验 

4.4.1. 主效应检验 
根据线性回归法，首先将控制变量企业行业、企业规模纳入模型 1，分析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

系，其次将自变量的两个维度即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分别引入纳入模型 2 和模型 3，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知，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对突破性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411, P < 
0.001) (β = 0.380, P < 0.001)，假设 H1、H1a、H1b 成立。 

4.4.2. 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 Bootstrap 法检验数字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5所示。结构嵌入的间接效应系数为 0.104，

且 95%置信区间为[0.029, 0.176]，不包含 0；关系嵌入的间接效应系数为 0.124，95%置信区间为[0.042, 
0.202]，不包含 0，因此数字动态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和企业突破性创新中起部分中

介作用，假设 H2、H2a、H2b 得到验证。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26.151031


刘东珲 
 

 

DOI: 10.12677/ssem.2026.151031 269 服务科学和管理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embedding on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表 4. 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回归分析 

变量 
突破性创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控制变量 
行业 −0.057 −0.048 −0.052 

规模 0.085 0.039 0.074 

自变量 
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  0.411***  

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   0.380*** 

R2 0.004 0.169 0.147 

ΔR2 0.011 0.167 0.144 

F 1.682 21.613*** 18.340*** 

注：***表示 p < 0.001。 
 

Table 5.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tests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效应 效应值 标准误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 
数字动态能力→突破性创新 

间接效应 0.104 0.037 0.029 0.176 

直接效应 0.276 0.058 0.162 0.390 

总效应 0.380 0.049 0.284 0.476 

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 
数字动态能力→突破性创新 

间接效应 0.124 0.040 0.042 0.202 

直接效应 0.239 0.063 0.115 0.363 

总效应 0.363 0.051 0.263 0.462 

4.4.3. 调节效应检验 
使用回归检验法进行调节效应检验。首先对数字动态能力和知识势差中心化并计算交互项，检验结

果如表 6 所示。将控制变量、中介变量数字动态能力、调节变量知识势差纳入回归模型构建模型 5；再将

数字动态能力与知识势差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构建模型 6，分析知识势差对数字动态能力与突破性创新

的调节作用。由模型 6 可知，知识势差对数字动态能力促进突破性创新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β = −0.263, 
p < 0.01)，假设 H3 得到验证。进一步，本研究绘制不同水平技术势差对数字动态能力与突破性创新关系

的影响效应，如图 2 所示。 
 

Table 6. Results of moderation effect tests 
表 6.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颠覆性创新 

模型 5 模型 6 

控制变量 
行业 −0.062 −0.077 

规模 0.070 0.102 

中介变量 数字感知能力 0.369*** 0.305*** 

调节变量 知识势差 −0.009 0.024 

交互项 数字动态能力 × 知识势差  −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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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R2 0.133 0.195 

ΔR2 0.000 0.064 

F 0.023 24.210*** 

注：***表示 p < 0.001。 
 

 
Figure 2. Modulation effect diagram 
图 2. 调节效应图 

 
使用 Process 插件(Model14)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如表 7 所示，在低知识势差时的中介效应

值分别为 0.192、0.234，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 0，中介效应显著；在高知识势差时中介效应值分别为

−0.013、0.019，95%置信区间不包括 0，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有调节变量下的数字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差异性显著，因此假设 H4 成立。 
 

Table 7. Test results for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s 
表 7.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调节变量 效应值 标准误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数字动态

能力→突破性创新 

低(M − 1SD) 0.192 0.050 0.098 0.295 

中(M) 0.089 0.038 0.015 0.167 

高(M + 1SD) −0.013 0.052 −0.121 0.085 

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数字动态

能力→突破性创新 

低(M − 1SD) 0.234 0.059 0.120 0.353 

中(M) 0.127 0.044 0.038 0.211 

高(M + 1SD) 0.019 0.058 −0.102 0.126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果 

本研究基于 304 份企业的问卷数据，通过理论推导与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企业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

突破性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突破性创新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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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维度均对突破性创新产生积极影响。第二，数字创新网

络嵌入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通过数字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实现。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动态能力在数字创

新网络结构嵌入与企业突破性创新之间，以及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突破性创新之间，均起到显著的

部分中介作用。第三，知识势差在数字动态能力与企业突破性创新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知识势差减

弱了数字动态能力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正向作用。第四，知识势差减弱了数字动态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

嵌入和突破性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 

5.2.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第一，从网络视角出发，构建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影响企

业突破性创新的理论模型，并基于复杂系统理论探究企业在创新网络内的非线性、自组织和适应性特征，

从而推动企业突破性创新的涌现。这一研究弥补了现有创新网络嵌入研究中对复杂性忽视的缺陷，为更

加全面且深入地认识创新网络嵌入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有力支撑。第二，本文根据“网

络嵌入–动态能力–创新能力”的逻辑路径展开机制探讨。分析表明数字创新网络嵌入能够借助数字动

态能力整合优化数字、知识资源，进而实现突破性创新，不仅明确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企业突破性创

新的具体作用路径，也深化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战略效果的理论解释。 

5.3. 管理启示 

基于本研究的结论发现，提出以下管理建议：第一，企业应积极嵌入创新网络，扩宽资源获取渠道。

企业要积极适应新兴的创新合作范式，与高校、研究院所、互补企业等维持紧密联系和技术交流，充分

挖掘网络系统的优势，塑造面向突破性创新的资源与能力基础。第二，企业管理者应深刻认识到数字动

态能力在企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加大对数字技术的投入和应用，提升企业的数字动态能力。通过引入

先进的数字技术和管理理念，优化企业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创新能力。同时

注重培养和吸引数字技术人才，打造高素质的数字人才队伍。第三，企业应密切关注知识势差的变化，

合理利用知识势差带来的机遇。当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存在知识势差时，要善于学习和借鉴对方的先进

技术和经验，加快自身的技术升级和创新步伐。努力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缩小与领先企业的技术差距，

争取在技术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通过不断创新和提升，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和技术发展的趋

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突破性创新的突破。 

5.4. 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 

本研究仅从动态能力角度探究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企业突破性创新能力，但现实情境通常涉及更

多复杂因素。后续研究可引入不同理论视角，拓展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突破性创新间关系的认识。第二，

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局限于某一时间节点限制，且突破性创新具有长期性，仅通过某一时刻的数据难

以动态、全面地反映企业纵向变化情况，未来可以选择更丰富的方法开展研究。第三，本研究的样本主

要是我国发达地区的科技创新企业，样本覆盖范围有限。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选取范围，纳入全

国范围内不同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进行综合验证，从而为数字经济时代下提升企业突破性创新提供更具

针对性的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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